金松岑先生年与著作简谱

杨友仁

吴江金松岑先生学行纪略

    吴江金天翮松岑（1874—1947）先生，其学行之大者，武进徐哲东（震）先生所撰之《贞献先生墓表铭》及其族弟立初（元宪）先生所所撰之《伯兄贞献先生行状》（并刊《天放楼诗季集》），皆有所记焉。《行状》有言：“先生于学，早岁亲纵横术，好擘剑驰马，高谈兵略，通习音律绘事，才气踔历，务振拔斯世间；后稍涉猎史籍掌故，考验图志，用河渠干显要［1］；退而治经，称弟子于吴县曹复礼（元弼）先生之门，专受《易》、《三礼》学，兼究佛老氏书，主修身治国，赅内圣外王之用，凡三变而愈醇”。然而未概也，盖读先生之书者，多称其中年以后之诗文，而不言其少作；多诧其歌诗、文章之盛，而忽其义理之充，吾于是而有所补述者也。

　　先生于人世间七十有四年，多经丧乱，激烈动荡，但其爱国之忱，为祖国谋其出路，民族求其生存，则无时或释，与志士同其轨迹。综其大者，约分三时期：曰南菁书院，曰辛亥革命，曰抗日战争。

　　其在南菁书院，正值洋务初开、义和团反帝勃兴、戊戌变法之际，时代于少年诗人之影响岂浅鲜哉。天地大而交流广，才学识三者于焉而宏廓，其反帝制、争民权、爱自由，殆或滥觞于是欤。潜心于西北边疆史地，先生撰《西北舆地图表》及《元史纪事本末补》等，有定庵、默深之遗绪，殆亦植根于斯欤。吾曰，此实为先生革命思想之蕴育期也。

其在辛亥革命前夜，清廷屡踬于列强之侵凌，大厦将倾，正值“灯烛无光，但闻鼾声，夜之漫漫，鶡旦不鸣”之际，“则山中之民，有大音声起，天地为之钟鼓，神人为之波涛矣”（节龚定庵《尊隐》语）。于时，先生亦投袂而奋起，争女权、争自由而高声大喊，曰：“女子者奴之奴也”（《女界钟》）；曰：“吾不如磨刀于庭，积薪于巷，埋药于城，取四万万奴隶之同胞，而自刃死、烧死、炸死之为愈，亦自由之血也”（《自由血》，并参见后附《简谱》）。郁悖之情，上冲云霄，其气概又为何如耶。吾曰，此实为先生革命思想升华而至于白热期也。亥革命后，先生处袁氏窃国、军阀混战之中，块垒郁结，寄之于山水，宣之于文纪传。其诗，间有纪事之作，大多放情于山水之间，北登长城，南及海防，访阙里之遗迹，吊子陵之钓台，皆有诗纪。自言其诗，于明远、嘉州、义山、山谷数家诗功最深；“自清顾亭林、屈翁山以下无北面”（《行状》语）。石遗先生评之曰：“才调纵横，在书家为能品”（《天放楼诗续集·陈序》）。其文，先生自谓渊源所自，乃胡稚威、龚定庵两家；而太炎先生评之曰：“松岑之文，盖抗志于古之作者矣，然其意气骏发，常恐局促跬步之间，欲必恢恢以书其才，故节制不能如汪（中）、李（兆洛）、视陈（子龙）、夏（完淳）则骎骎过之矣”；尤激赏其《读五代史》诸篇，“极陈前事，以刉今兹之弊，明若爟火，效若龟蓍，所谓豪杰之文者耶”（并见《天放楼文言·章序》）。窃意，《读儒行》一文，揭“橥儒者明耻立节，而勇冠三军之帅，修身俟命，而志气塞乎天地，立天下之大节，储天下之大业”，是为先生后期学行之张本，可与《读五代史》等量而齐观也。其在纪传，《皖志列传》一稿，先生尝自负以比陈（寿）史，固先生平素研治左（丘明）、马（司马迁）、班（固）、范（晔）书之才力所萃者也。“于张廷玉、曹振镛、孙家鼎、李鸿章等传，可以察国势盛衰之由；于朱元璋、年羹尧等传，可以窥机权之用；于梅文鼎、戴震、姚鼐等传，著一代学术文章之变；于黄生传，尊其坚贞高蹈；于方苞传，重其慷慨尚名节；于戴名世、孙学颜传，表全上选之忠烈”，“列传百数十篇，其叙事赡博，文辞尤瑰放可喜，足以方驾欧（欧阳修）、宋（祁），凌躒萧（子显）、魏（收）”（并见《皖志列传稿》徐哲东、李伯琦序文）。吾曰，此实为先生由西方之激进无政府主义者遽变而为东方之儒者。［2］然终不自颓废，且尝“痛自摧锄任侠之气，思为五经学究以自慰，窃以是为凛凛焉”（《天放楼文言·答孔笙三书》）。

其在抗日战争中，情景盖如少陵之值安史之乱，麻鞋百结，几不能以自给，然而不亏晚节。［3］而忧国之心益切，反覆潜心于衡阳之《读“通鉴”论》，娄东之《思辨录》，探迹经世之术，惓惓不忘于农耕水利之务，老而弥勤，思济横流。其所作《新乐府》六十二首（刊《天放楼诗季集》）及《匡苟》、《广戴》（上下）、《广戴释问》等篇（刊《天放楼文言遗集》），多为生民之疮痍，多涉世运之隆替，视之为史诗也可，视之为载道之文亦无愧也。其道云何？曰：“慨然欲扶经心而执圣权，高举天理以遏人欲”（《广戴》上），其非宋季周（濂溪），程（景、颐昆仲）、张（载）、邵（康节）之统绪者耶。吾曰，此实为先生遭国破之痛，颠沛流徙，思想经淬砺而重放光芒之期也。

呜呼，先生一生，其学也，其行也，与时代之递变，历史之演进，若合符节，然而“高蹈不仕，豪贵者不识其姓名”（《天放楼诗续集·诸序》），晚景悲凉，终老于苏州濂溪坊天放楼中，所遗者惟藏书满屋，［4］述作盈尺而已。或曰：先生于“经学一无所成”［5］或又“怪其揉杂释、老，援引百家，掇取西哲之言以翼孔、孟，为醇儒所不取”（《天放楼文言遗集·祁跋》），然而先生能自立崖岸，不摧不折，卓然成一家之言，于是，吾以先生赞东原之言以赞先生，其言曰：“东原，真天下之好也，不攀缘以自植者也，虽敢讥不慑也，才士也夫”（《广戴》下）。

昆山小门生杨友仁谨撰

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，于上海

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

金松岑（1874—1947）先生，原名天翮，后改天羽，世居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。祖凤标，父光照，母顾氏。配严氏，生树深；继配殷氏，生芳雄。孙同翰，孙女韵霄等。笔名，早年用：“麒麟”、“爱自由者”、“金一”、“K.A.”(或P.Y.)；中岁，自署：“金城”、“天放楼主人”、“鹤望”（或“鹤望生”）、“鹤舫”等。捐馆后，门人上私谥曰“贞献先生”。“贞者，正有干也；献者，贤而睿也”。其学友徐哲东（震）先生撰《贞献先生墓表铭》（以下简称《墓表》）、族弟立初（元宪）先生撰《伯兄贞献先生行状》（以下简称《行状》，并刊《天放楼诗季集》），及门王巨川（铨济）先生撰《金松岑先生年谱》，未刊行，“文革”中佚。

一八七四年甲戌  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（合阳历七月四日）生  一岁

前八年，孙中山（1866—1925）先生生。《中山全书、年表》

前六年，蔡元培（1868—1940）先生生。《民国人物传》

前五年，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先生生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

一八八五年乙酉  光绪十一年  十二岁

师顾询愚先生学诗，凡八年。顾先生，吴江诸生，诗在樊榭，归愚间。《天放楼文言·二先生传》友仁按：《天放楼文言·复斋先生遗集序》云：“天翮年十三，执贽询愚（按：原作“虞”）顾师之门”。差一年。

一八九一年辛卯  光绪十七年  十八岁

补县学官弟子，高等府试获隽。《行状》

十月，顾询愚先生卒。《天放楼文言·二先生传》

一八九二年壬辰  光绪十八年  十九岁

三月，师钱词锷先生学文，凡六载。钱先生，吴江人。光绪丙子科举人，文持谨严尚义理。著有《闻妙草堂札记》。《天放楼文言·二先生传》

一八九三年癸己  光绪十九年  二十岁

二月，父光照先生卒。《天放楼文言·穹窿夜笛图记》

中山先生是年在檀香山创立“兴中会”。《中山全书、年表》

一八九五年乙未  光绪二十一年  二十二岁

六月，译和文《摩哈麦德传》毕。译书之旨，其《自序》云：“吾恨吾国民之积弱焉，故译此书，使知国家者以威力伴神圣而行；不然，其为塞种之续矣。”《文言·摩哈麦德传自序》

一八九六年丙申  光绪二十二年  二十三岁

就“同川书院”立讲舍，曰：“自治学社”。又创设“理化、音乐传习所”。（《行状》）
一八九八年戊戌  光绪二十四年  二十五岁

江苏督学使瞿鸿机札调先生赴南菁书院，任学长。在院，辑“西域兵事”补顾祖禹《读史方与纪要》，未成。同年，清廷开经济特科，瞿以先生荐，奉祖命辞。变法起，遂不赴院。居家改治元史。《文言·元史纪事本末补自序》友仁按；此与《文言·天放楼营书自记》合。而《行状》言“檄调南菁书院肄业，选充学长”事，提前七年，为一八九一年事，未悉何据？《行状》所谓《西北舆地图表》者，殆指所辑“西域兵事”以补顾氏《方与纪要》者欤？

戊戌变法。先生有《暨阳秋感》及《政变》诗纪其事。（《天放楼诗集》）

三月，钱词锷先生卒。（《天放楼文言·二先生传》）

一八九九年己亥  光绪二十五年  二十六岁

秋闱不第。

祖父凤标先生弃养。《天放楼文言·天放楼藏书自记》

一九○○年庚子  光绪二十六年  二十七岁
义和团反帝运动起。

六月，八国联军侵华；次年，订《辛丑条约》。先生有《呵壁》诗纪其事。（《天放楼诗集》）

踵“广学社”为“同川两等小学”，并斥资办“明华女学”，“吾邑有学校自先生始”。（《行状》）

柳亚子（1887—1958）先生，年十八，曾入“自治学社”。据郑逸梅先生《南社丛谈》。友仁按：先生曾云：柳为“同川两等小学”毕业生。姑系于此。

一九○一年辛丑  光绪二十七年  二十八岁

与金山高吹万（1878—1958）先生订交。（《天放楼诗集·高跋》）

是年，重理《元史纪事本末补》。先于一八九八年，曾补成二十四卷，上之瞿鸿机，因瞿于庚子（1900年）入京，未发还；越三年，就家存底稿重行厘订，二十四卷外，复增补《陈氏（邦瞻）原目》四卷、《沿革图》、《年表》、《世谱》各一、《经世大典图考》、《和林考》、《太祖陵寝考》各一卷。以上据《天放楼文言·元史纪事本末补·自序》。是书，录成清本，呈长沙王益吾（先谦）先生，未经发还。《清三大儒学案》曾见清稿，但检遗箧，无存焉。《鹤舫中年政论·王跋》是书，与《清三大儒学粹》，未梓行，藏于家。（《行状》）

    友仁按：《三大儒学粹》成于戊戌（1898年）之前，其《自序》（刊《天放楼文言》卷三）有云：“三君子者，曰衡阳王氏（船山）、昆山顾氏（亭林）、博野颜氏（习斋），既辑其书之精者，得一十二卷，名曰《三大儒学粹》”。著书之旨，《自序》有言：“吾于鼎革之际得三君子焉。读其书，想见其为人，盖十年于兹矣。其人皆具旷世之才，耿介拔俗之操，艰贞蒙难，独慨然以扶世翼教，守先待后为己任。……余之服膺三儒说焉素矣，其将何日复见贞元之会乎”三儒者实先生一生学行之思想基础。其于亭林先生，则曰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吾虽微贱，不得位，处乱世，犹将肩教之任，延人道于一线，是吾志也”见《天放楼文言遗集·蔡冶民传赞》；其于船山先生，则曰：“足下（按：指许评）才高，不可不济之以学，且宜留心经世之术，船山一导师也”见《金松岑先生手札·致许生书》。书作于一九四二年立春之日，时光华大学解体，先生归隐吴门之后。该项“手札”藏上海图书馆。又按：《行状》与王《跋》不合，未知孰是？ 

一九○三年癸卯  光绪二十九年  三十岁

先生译和文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成。此书与《女界钟》、《自由血》，当时流行既少，今殆成“孤本”，因各系《提要》作简介。[提要]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，著者：宫崎寅藏，校刊者：K.A.（友仁按：即“金一”之英文名字），中国研究社版，上海图书馆藏有中华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五月第三版本，有中山先生序文一篇，以寅藏方之为东海侠客号虬髯公者，助世民以成李唐一代大业（文收入《中山全书》第四册）。并有《陈白君当赠琵琶，并题词》两首。其词云：“一，流落浔阳妇，冰弦诉别情。 吴门乞食客，亦作洞箫声。二，英雄漂薄红颜老，同抱余情委秋草。赠尔琵琶作伴游，一拨十年长潦倒”或谓此系章太炎先生所作，待考。是书为著者自传体小说，从首章《落花梦醒》至卒章《唱落花歌》共二十八章，写其三十三年中思想演变及跟随中山先生倡导之“支那革命”活动经历。全书上半部充满着少年刚锐之气；后半部，即在革命低潮时期，笼罩着颓废主义色彩。唯其中保留着一些历史资料，如：孙中山与黄克强（兴）之相识于东京，从而组织“同盟会”，由宫崎为之绍介，因康有为之构，与中山先生同坐新加坡狱；孙中山与康有为之关系（在书中，孙、康各有专章论述）；孙中山与李鸿章与香港太守（即“总督”）间“南方革命”的一些设想；以及“惠州革命”（1900年）失败之始末，纪述至详，颇具辛亥革命前夜之历史文献价值。至其对孙中山与康有为分析，尤见作者用心之深，目光之锐利也。

友仁按：宫崎寅藏（1870—1922），一名“虎藏”别号“白浪庵滔天”，系日本激进自由主义者。曾任“中国革命同盟会”日本全权委员，专职办理与日本交涉工作，并参与《民报》社各种机密。后来，又主办《革命评论》，积极宣传“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合一，革命必须有体系”的主张。毕生追随中山先生，忠贞不移。后人辑有《宫崎寅藏全集》。《三十三年の梦》日文出版于一九○二年，此书对辛亥革命影响殊钜。次年，中译本有黄中黄（即章士钊）之《孙中山》与金一（英文名为K.A.，即金松岑，又名天翮，曾资助《革命军》出版，邹容密友）之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（本节主要辑自香港《开卷》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三期所刊林臻《有关宫崎寅藏的一些资料》及该刊三月第五期所载黎活仁《鲁迅初会宫崎滔天的新资料》两文）。又案：上海图书馆馆藏，另有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之“重译本”，校刊者署名P.Y.，并有《重印赘言》一篇，刊《立例》四条。最后有言：“译者疏于和文，助其不逮者，薛君蛰龙之力为多，不敢掠美，谨志于此”。其书名、章节、内容两本（与金译本）全同。

三月，太炎先生归自日本，旋返乡里，（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）。春（案：原作“秋”），蔡元培先生创一所新学校，即“爱国学社”，提倡民权，宣传排满革命，并施军事训练。其间，蔡与社中教师轮流为《苏报》撰稿。（《民国人物传》）

先生间出上海，与“爱国学社”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邹威丹（容）、吴稚晖游。后昵吴下李思敏慎斋，抵掌论革命，用文字相鼓腾。（《行状》及《墓表》）友仁按：此与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合，与《天放楼文言遗集·蔡冶民（1875—1934）传》亦合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云：“清翰林院编修山阴蔡元培鹤廎初为上海南洋公学教员，余因友人蒋智由观云识之。会公学生与任事者交恶，相率退学。鹤廎就租界设“爱国学社”处之。招余讲论，多述明清兴废之事，意不在学也。溥泉与巴人邹容威丹自日本归，长沙章士钊行严亦来，三人皆年少英发，余以弟畜之。威丹著书称《革命军》，属余为序；行严亦就《苏报》昌言革命，学社诸子又时会林下演说，远近和者浸众。适康有为腾书主君主立宪，力护清虏，余作书驳之。侵寻闻于清廷，清廷责两江总督魏光焘不觉察，甚厉。光焘遣候补道俞明震赴上海查办。余与威丹就逮，羁系租界，时五月上旬也。清廷求各国领事引渡，不许；愿以沪宁路权易之，亦不许。余驳康书虽无效，而清政府至遣律师代表，与吾辈对质，震动全国，革命党声气大盛矣。（按：以下为一九○四年事）羁系逾岁，狱犹未决，清廷复要各国公使杂治。是年三月，上海县知县赴会审公廨，摄余与威丹听判。知县宣读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判文：“章炳麟监禁三年，邹容监禁二年，许以羁系时日作抵，期满后不得驻上海租界”。时清廷自处原告，故不得不假判决于各国公使，然自是革命党与清廷居然有敌国之势矣。听毕，入外人所置狱中”。《蔡冶民传》云：“清政不纲，海内外志士咸思光复旧物。蔡孑民、吴雅晖、章太炎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于上海。孑民招余襄会事，余挈君（案：即蔡寅冶民）与陶佐虞、柳亚子往，三人者入爱国学社肄业。学校中有学生会，拥稚晖为领袖，时时检摄他学生之行止。太炎与余同室处，而《革命军》著作者巴县乡邹容威丹与余同室卧。君与陶、柳二子早晚辄就余，因与太炎、威丹交，太炎奇赏亚子及君。而学生会揭示戒诸生勿往来中国教育会治事室，君与余迹稍疏，太炎意不平。平阳宋恕燕生来视太炎，夜卧，又与余对榻，雨夜漏渍其床帐，明日病，因大诟。稚晖及其操纵学生事，太炎滋不悦于稚晖。学生多隶籍中国教育会，月纳会员金，爱国学社为中国教育会附设事业，不徵房屋租赁金，学生既与教育会寖有隙，靳纳会费。教育会例会，稚晖、孑民及诸学生不应召。太炎曰：“学生踞学社，不务储能为国用，日夕相与论议结党，援以本会抗，学社之不复为本社有，明甚。虽然，不可以遽绝之也，宜以书警之，能幡然悟则善矣，不然并削诸学生籍”。于是，自为书，限二十四小时答复。复不至，再展二十四小时，不复如前，乃议决削学生会员籍。于是，学生数十人夺治事室门而进。为首者，章行严之弟陶严，举掌欲批太炎，太炎色不变。而行严已跃入，诃曰：“咄！竖子，奈何辄犯先生！”尽驱而出，已亦不回顾。于是，清廷已下令江督魏光焘名捕诸志士。诸志士顾自讧。租界领袖领事比领事薛西尔劝孑民等出国。独太炎，约威丹慷慨出，就狱。余与三子归里，醵金，延辩证士英人琼斯出任辩证于会审公廨……”

八月，《女界钟》出版。

[提要]《女界钟》著者：受自由者金一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上海大同书局版，总发行所是爱国女学校。全书连同《小引》及《后记》（柳人权撰）共十一节。重点在第二节《女子之道德》、第五节《女子教育之方法》及第七节《女子参与政治》各节。总的思想是代女子争取受教育及参政之权利。其驳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贬之曰：“此不祥之言也，是二百兆男子化身祖龙，袭愚民坑儒之手段，以毒世者也。”其在教育一节，有云：“然则中国之教育如何？我敢直言而不讳之曰奴隶。……女子者奴之奴也。”“救奴隶之方法如何？曰：惟教育。”其在女子参与政治一节，则曰：“二十世纪女权之问题，议政之问题也”。驳斥反对女子参政之说，犹如投枪匕首，锐不可当。凡此数数，在清帝国封建统治下能发此激烈之言论，其非时代之黄钟大吕乎。其思想之导源，盖自弥勒·斯宾塞及巴克宁等诸氏之学说也。

友仁按：“爱国女学校”又名“爱国女学社”，简称“爱国女学”或“爱国女校”，成立于“爱国学社”之后，均由中国教育会（上海之革命团体）会员担任办理之责。据汤志钧兄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。又，柳人权即柳亚子先生。

十月，《孽海花》第一、第二两回在日本东京发行之《江苏》杂志（第八期）刊布，署名“麒麟”。先生答其门生范烟桥先生问：“当时各省留日学生颇有刊物，如《浙江潮》。而《江苏》所需余之作品，乃论著与小说。余以中国方注意于俄罗斯之外交（友仁按：在日俄战争前夜，帝俄对我东北三省虎视眈眈），各地有“对俄同志会”之组织，故以使俄之洪文卿为主角，以赛金花为配角，盖有时代为背景，非随意拉凑也！余作六回而辍。常熟丁芝孙、徐念慈、曾孟朴（1872—1935）创“小说林书社”；商之余，以小说非余所喜，故任孟朴续之。第一、第二两回原文保存者较多。其预定之六十回目，乃余与孟朴共同酌定之”。转引魏绍昌兄所辑《“孽海花”资料·金松岑“谈孽海花”》一文。友仁按：此与《曾孟朴年谱》合。是书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现行本，连同“附录”五回共三十五回本是足本。鲁迅先生《中国小学史略》列为晚清四部谴责小说之一。

冬，蔡元培先生参与创办《俄事警闻》报（后改名为《警钟》日报），反对帝俄侵略我东三省，介绍俄国虚无党史，意在鼓吹革命。（《民国人物传》）

先生于章、邹被捕后归故里，仍主学校事。（《行状》及《墓表》）友仁按：据《邹容致蔡寅亲笔信》（原件书影刊《人民日报》1981年10月6日第五版）云：“冶民志士足下：读致杖公（按：即太炎先生）书，及金松岑君来，奉闻近状。念夏初时，在爱国学社相与快论，不无生感。岁月逼人，羁此又将卒岁也。比来，老大支那瓜分之说，哗嚣尤甚，亡国之民，同兹慨忿。伪政府（按：指清朝政府）擅敢以吾族血土再拜敬献于列国皇帝统领阶下之前，徒恨我柔脆奴隶之汉种只能坐视其盗卖不思一抗耳！今者海内大义日益昌明，我神圣文武之皇祖或眷其胤，亲爱之同胞同德一心，而又加以吾同志之自持不退，终必有俎醢此五百万蛮族之一日。狱事问松岑即知。不具述。专此，敬问起居，弟邹容顿首。十月二十五日”（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：此信写于一九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即邹容入狱后四个多月）。此与上文“醵金，延琼斯出任辩护于会审公廨”，可证先生于章、邹狱事，既往西牢探视，复多方营救，志士风义，概可见焉。

    先生于是年参加“兴中会”。冯自由所著《革命逸史》第三集《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》一文中，有如下纪载：“金天翮江苏吴县，留学生，中国教育会，癸卯。字松岑，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之发起人，‘创有自治学社’及明华女学堂。曾撰《女界钟》一书，启迪女界，收效颇著。邹容所著《革命军》，金曾助其出版”。友仁按：“吴县”当系“吴江”之误。冯所云“留学生”也者，未知何据？抑因先生所撰之《孽海花》第一、第二两回在日本东京发行之《江苏》杂志（第一期）刊布而误传者耶？ 

一九○四年甲辰  光绪三十年  三十一岁

日俄战争，帝俄败。其在我东北之利益全为日帝所攫。

元旦，蔡元培先生受西方无政府主义影响，发表小说《新年梦》，宣扬废财产，废婚姻主张。（《民国人物传》）

三月，《自由血》出版。

[提要]《自由血》，编者金一。于一九○四年由上海镜今书局发行。全书除《绪言》与《结论》外，共八章，实一虚无主义之运动史也。诸凡虚无主义之起源（在于帝制之压抑与百姓之穷困），运动之历史及其组织等均有专章论述。尤其详者，对虚无党之导师如赫辰、恰尔乃西武、巴克宁及女杰韦露、苏菲亚、海富孟都各有专传。其立说之思想导源在法国十八世纪之大革命，推翻专制政治而为立宪，以争取民主自由也。书记俄国亚力山大第三及尼古拉二世之政事，其隐射则在清帝国之独裁；其目的在于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，以鲜血而争自由。故其《结论》，发愤怒曰：“意者克里米亚之往例，加利达沟之凶闻，霹雳一声，复传世界乎。而吾民之革命者如何矣？唱独立者又何如矣？对修罗之场，而如演美剧，因泥犁之狱，而谓游公园。则吾不如磨刀于庭，积薪于巷，埋药于城，取四万万奴隶之同胞，而自刃死、烧死、炸死之为愈也，亦自由之血也。”其言倡于俄国政局动荡，万古未有、万国耸听之际，其胆识与魄力为何如耶。

先生里友，早年革命同志陈去病（1871—1933）于是年参加“兴中会”。见于冯著《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》一文者如次：“陈去病，江苏吴江，报界，《警钟日报》，甲辰。字忍佩，号巢南。甲辰任《警钟日报》记者，别创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杂志。著有《清秘史》及《陆沉丛书》。”友仁按：陈去病，系“南社”三创始人之一，年最长，为柳亚子之父执。甲午战役，痛丧师辱国，愤慨之余与金松岑先生在同里组织“雪耻学会”寓革命爱种族之志。一九○三年赴日本，主江苏留学生刊物《江苏》杂志笔政，鼓吹革命，不遗余力。见郑逸梅《南社丛谈、社会事略》。

一九○六年丙午 光绪三十二年 三十三岁

五月，章太炎先生期满出狱，即赴日本东京入同盟会，任该会机关刊物《民报》（1905年创办）编辑。先是，于一九○五年四月三日邹容瘐死狱中，年二十有一。(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及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)

一九一○年庚戌 宣统二年 三十七岁

仲夏，《文谱》（造句部分）稿成，署名“金城”。

一九一一年辛亥 宣统三年 三十八岁

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，推翻清皇朝。先生有《辛亥纪事》诗七律五首纪其事。（《天放楼诗集》）友仁按：诗作次年。

秋，移家苏城，赁居濂溪坊；并讲学，二王（佩诤、欣夫）从游。据《诗集·王废基》诗自注及《天放楼文言·天放楼藏书自记》。

是年之前，师章式之（钰）先生受史学。友仁按：据章钰先生《写记》（附于费树蔚先生所撰《刘子正康五十九岁赠言》之后）云：“辛亥后，钰以故里无家，侨居天津北郊”。

一九一二年壬子 中华民国元年 三十九岁

膺选为江苏省省议员，讲学如故。(《墓表》)友仁按：与《曾孟朴年谱》合。

一九一三年癸丑 民国二年 四十岁

是年之前，师事曹复礼（元弼）先生受荀虞《易》、郑氏《礼·丧服》。《文言·答孔笙三书》书云：“少观史传，喜谈河渠兵事，其于经术，通章句，不信守家法，固已阔略矣。当病博涉不为纯儒。近者执贽曹先生之门，先生东南一大儒也。北面从受荀虞《易》、郑氏《礼·丧服》。痛自催锄任侠之气，思为五经学究以自慰。虽年跻强任，而宦达之愿已虚。一旦舍所学以从政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窥以是为凛凛也。”友仁按：观此，先生之学术思想于是年为一大变。

与廖季平先生（按：廖为康有为师）游山东曲阜，登泰岱等，皆有诗纪。(《天放楼诗集》)

    附五古一首：寄廖季平先生成都

    大道寂不语，圣者天喙呜。诗礼闷孤冢，发之贤愚惊。

    天壤着百家，虚空缀繁星。东鲁卓日观，焰焰光天庭。

    尊孔揽群贤，巨细包六经。绝学树坚垒，高座阐大乘。

    四变达位有，泛滥穷沧溟。巴蜀挺此豪，十载想仪型。

    一朝得捧手，挈之东鲁行。岩岩访岱宗，大河当前横。

    栖栖滞阙里，接席多豪英。经筵推祭酒，胡床狮子凭。

    翻转大千案，舌辩波澜生。所者三日聋，奔走如中酲。

日通天教主，海外驰声名（一）。穷秋动归思，驱车下彭城；

诸生遮不留，惆帐难为情（二）。过江暂别去，风笛吹离亭。

    十日书复来，书来告行程。巴船整帆索，布被秋风轻。

    蜀道青天难，我老惜颓龄。及此重握手，他生再合并。

奉命走沪江，江上寒潮声；寒潮送君去，汉皋驻行旌。

尚复记阿蒙，书来话生平。仲冬天雨霜，上水过夷陵。

定知瞿塘峡，水缩石凌兢。峨峨锦官城，门生当郊迎。

夜觞跋烛泪，秋子鼓棋枰。礼堂写述作，下帷笔不停。

蜀汉车轨同，西行当担簦。来上夫子堂，清酒假三升。

奋髯抵王霸，脱屣轻公卿。青城蛾眉秀，撰杖吾犹能。

自注：（一）孔教大会，德人自青岛来观。

     （二）下邳刘静几仁航在徐邀先生稍留，不允。

一九一四年甲辰  民国三年 四十一岁

夏，重游山东济南，与潘馨航（复）先生订交大明湖。潘亦究心河渠沟洫之用，曾长全国水利局。《文言·河套新编序》，并有诗纪其事，见《天放楼诗集》。

    附七古一首：济宁赠潘馨航（复）

君不见，谪仙人去今有楼，乃在济宁城上头，酒魂一醉经千秋。至今，济宁名酒倾中国，泼眼先醉红霞色；我来济宁作过客，三日楼头浮大白；主人情浓如酒德，不饮忽忽醉一石。去年拨棹游明湖，济南名士交襟裙；龙华会上倾城妹，白晰乃无鬑鬑须；神寒骨重真璠玙，愧我江南山泽臞；别来一月三寄书，长图莫展心烦纡。乃今复税济宁车，酒边饱啖黄河鱼；河来西境截汶趋，汶水倒漾沉田庐。主人欲障狂澜走，潘氏由来治河手；我恨济川才无有，但解樽前笑开口。将离花开天南风，任城闸口波溶溶，沙头玉瓶今已空，济宁之游三日终，济宁之酒玫瑰红。

一九一五年乙卯 民国四年 四十二岁

袁世凯复辟帝制，改号“洪宪”。中山先生发布《讨袁檄文》。十二月，蔡锷在云南起义，宣布独立，组织“护国军”讨袁。各省纷纷响应。次年三月，袁被迫撤销帝制，旋，病死。（《民国人物传》）友仁按：先生有诗纪之，见《天放楼诗集》。陈独秀主编《新青年》创刊，提出民主和科学，提倡新文化、白话文、掀起“新文化运动”。（胡华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初稿）

一九一七年丁已 民国六年 四十四岁

与高吹万先生同游北平，登长城，皆有诗纪，见《天放楼诗集》。

十一月七日，俄国爆发“十月（俄历）社会主义革命”，建立苏维埃政权。

一九一九年己未 民国八年 四十六岁

五月四日，北京学生五千余人，在天安门集会，举行游行示威，高呼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等口号，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。首先起来反对《巴黎和约》签字的是中国留法学生。（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初稿）

一九二○年庚申 民国九年 四十七岁

是年，有《呈曹师》诗一首。（《天放楼诗集》）友仁按：即曹复礼先生。

    附原诗五律一首：

六艺存王道，三纲挈大伦。浔阳晋遗彦，高密汉经神。麟凤关兴废，龙蛇有屈伸。斯文天眷在，名世待何人。

一九二一年辛酉 民国十年 四十八岁

七月一日，中国共产党成立。

太湖水利委员会成立，先生举宜兴储南强先生为代表，并举崇明王清穆先生为首，先生以长僚佐机宜。（《行状》）

一九二二年壬戌 民国十一年 四十九岁

《天放楼诗集》（上、下）铅椠行世。

一九二三年癸亥 民国十二年 五十岁
掌吴江县教育局凡两载。（《墓表》）

一九二七年丁卯 民国十六年 五十四岁

《天放楼文言》（上、下）、《天放楼诗续集》（一册）刊行。

任江南水利局局长，期岁代去，乃悉力于讲学著述，（《墓表》）。康有为（1858—1927）先生卒。次年，先生有诗吊之。（《天放楼诗续集》）

附七律一首：康庄吊南海先生（一）

康老胡雏月窟生（二）矫揉儒墨助纵横。

高谈王霸张三世，亡命江湖踔大瀛。

新法早师王介甫，古怀晚托赵明诚。

草堂万木家何在，占定西湖夕照倾。

自注：（一）庄在焦石鸣琴上方。

     （二）用太白成语。

友仁按：一八九一年，康有为在广州设“万木草堂”开始讲学，据《民国人物传》

一九二八年戊辰 民国十七年 五十五岁

与李印泉（根源）先生订交。（《行状》）

一九三一年辛未 民国二十年 五十八岁

日帝国发动侵华“九一八事件”。

与陈石遗（衍）先生订交。（《天放楼诗续集·陈序》）友仁按：是年，石遗先生七十有六岁，卜宅苏垣。先生有诗纪之。（《天放楼诗续集》）

傅元叔（增湘）先生是年六十生辰，索诗，先生有诗赠之。（《天放楼诗续集》）

一九三二年壬申 民国二十年 五十九岁

日帝发动“一二八事件”，突然进攻上海。

《天放楼诗续集》（一册）、《天放楼续文言》（一册）刊行。

夏，国学会成立，张仲仁（一麐）先生为会长，李印泉、陈石遗两先生请之。先生与太炎先生迭主讲学。“其讲学喜胪史事成败，传会经义，不专为章句音诘，必推本器识，极于开物成务之能而寓诸庸”，（《行状》）。友仁按：本节与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合。太炎先生自莅苏讲学，由先生驰函聘请。次年，太炎先生撰《国学会会刊宣言》（收入章氏《文录绩编》卷三上）。

一九三三年癸酉 民国二十二年 六十岁

《天放楼续文言》（即《皖志列传运存》二册）、刊行。游香港，海防等，皆有诗记。（《天放楼诗季集》）

一九三四年甲戌 民国二十三年 六十一岁

秋，太炎先生由上海迁居苏州。（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）

十月，红军突围北上抗日，举行震惊世界的“两万五千里长征”，于次年十月到达陕西革命根据地延安。（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初稿）

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，太炎先生主讲，（《行状》）。

日本诗僧大谷湖峰自北平来访，临别索诗，（《天放楼诗季集》）。

附赠诗七律一首：

冷雨敲门夜索诗，海东文畅好文辞。相从梅崦欹双笠，小坐湖亭泛百卮。

棋局偏逢人事劫，利竿云仗佛恩支。君看吴楚青山影，若个低徊相国祠。

一九三六年丙子 民国二十五年 六十三岁

《皖志列传稿》（八册）铅椠行世。

太炎先生卒。先生撰《祭太炎文》，（《天放楼文言遗集》）

附原文：

吾胡悲乎？吾悲不及见吉之人，得见夫子兮吾情聿申。繄吾年之逾冠兮，遵枉渚而采江篱。逴修涂其东迈兮，得接夫子之光仪。眄玄云其蔽空兮，祝烛龙为我驱之。群灵杂遝以交辏兮，骇文采之陆离。块独长吟而拥鼻兮，指嵇、阮以为期。夫惟圣哲之励行兮，同心而合德。胡中道之睽孤兮，寇张弧而内相贼。惊长鱼之去壑兮，掉鳍尾于远洋。子独愤惋而掷帻兮，神采毅以激扬。吾宁溅血于圜土兮，踵前修为鬼雄。伟邹生（按：指邹容）之相逐兮，藐不思夫故邦。恨吾名不挂党籍兮，归独卧乎江之浔。亦稍知腾踏之非善术兮，辟广居于吾心。曩夫子之见许兮，谓贞雅其有度。一星终而相觌兮，庆皇舆之得路。窃悲朝政之水火兮，卒相诘以戎兵。愍夫子之龙性兮，又见讥于佯狂。凤不翔于千仞兮，陨德辉于幽都。终铩翮而名立兮，执藏否以绳当涂。作上客于群侯兮，杂流并进以充闾。直节耿而不回兮，眂讲艺以为亨衢。步三惠之芳躅兮，相华栋于勾吴。维兹业之艰巨兮，求瑰材斯克承。鬱众芳之葳蕤兮，待英绝起而中兴。懿吾邦之文物兮，剧骖过而逶迟。接夫子之嗢噱兮，荣观绝于当世。惟嘉会之衎乐兮，旷百年而得举。窃怪夫子之愔愔兮,块若悒悒而无与语。吾方扬舲而诉峡兮，归弭节于鄂诸。傅斯人之撤瑟兮，使我对宾筵而失匕箸。粤斯艺之垂绝兮，自同、光而巳然。得夫子之投袂兮，挽赫曦颓照起于虞渊。学术古有升降兮，逐当世治乱为推移。祝夫子之诞降兮，使安定横渠得见于来兹。国葬渺其无日兮，曷不舆榇以傍青田（自注：太炎生时云，死葬刘诚意墓侧）？荷平生之久要兮，庶几肸飨于兹筵。友仁按：或曰，太炎先生遗命，死葬张苍水墓旁。今葬于斯（在西子湖畔）。
一九三七年丁丑 民国二十六年 六十四岁

抗日战争开始。先，于七月七日，日军炮轰芦沟桥；继，于八月十三日，突进攻上海。国共第二次合作，国民政府被迫抗日。

李印泉先生离苏州，走滇西。（《行状》）友仁按：一九三九年，先生有《人日怀人诗》，见《天放楼诗季集》。

附诗：

卸甲归来学课耕，风花睠顾阖闾城。朋欢席散风云起，老作边关万里行。

张仲仁先生由沪转渝，创建“老子军”，被劝阻，未成。

友仁按：一九三九年，先生亦有《怀人诗》纪其事，见《天放楼诗季集》。

附诗：

高吟健步贼中来，老子军孤意未摧。认取苍髯老文学，书成阁署古红梅。

友仁按：仲仁先生著有《红梅阁笔记》

一九三八年戊寅  民国二十七年  六十五岁

六月，陈石遗先生卒。先生撰《祭陈石遗先生文》（《天放楼文言遗集》）友仁按：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石遗先生卒年作“一九三七年”，差一年。

春，先生避乱居沪，应聘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，（《行状》及《墓表》）。

一九四○年庚辰  民国二十九年  六十七岁

借王佩诤先生藏书《宋六十家词》，随读随批，成《词林撷隽》一卷，有清稿，未刊行。友仁按：此系词话，同王静安先生《人间词话》，量少质精，曾录副加注，“文革”中，被抄没。

一九四一年辛己  民国三十年  六十八岁

十二月八日，日军袭击美海军基地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起。上海租界被日军占据，光华大学解体，先生归吴门，居濂溪坊。（《行状》）

一九四二年壬午  民国三十一年  六十九岁

先生归苏州后，喜读《庄子集释》，《东坡诗集》及《读“通鉴”论》诸书。成《匡荀》、《广戴》（上、下）、《广戴释问》诸篇。友仁按：是为先生后四十年学术思想之总结，亦为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之所在。其于《匡荀》篇，有言：“盖人能弘道，古之圣贤其不可传者死矣。作之君，而从周道焉；作之师，而隆礼义焉。荀子之说，吾未见其与孔氏忤，而其言往往自为忤，则出于其徒李斯之窜易也”。其于《广戴》上、下篇，有言：“宋儒严理欲之辨，东原以为理析乎情欲之微，而位乎欲与情之次，既不以为天与我，尤不许其无私欲而有天理者之为仁。故曰：‘仁者生生之德也，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，无非人道所以以生生者，一人遂其生，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，仁也’。此其言之至美而无疵者也”。又曰：“东原之言之最不谨者，莫如误诵《乐记》，置欲于情之先。《乐记》云：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”自古无有性、欲对举，以欲为性之流”。又引荀卿之言，“性者，天之就也；情者，性之质也；欲者，情之应也（自注：性与情、欲之次第，荀子不乱）”。终结之曰：“术之不谨，可以致人类于灭绝。……欲崇而节随以隳，则摧毁理欲，祸亦中于人国，此其果清季实受之，是岂东原之所及计哉”。故先生之“著书立说，言性命、称仁义、极治乱，以倡明全体大用之学”（《天放楼文言季集·祁跋》），其在斯欤？！ 

一九四三年癸未  民国三十二年  七十岁

九月，画师袁幼辛（雪葊）先生卒。先生有《祭袁幼辛师文》，刊《天放楼文言遗集》。
一九四五年乙酉  民国三十四年  七十二岁

春，同翰卒。

秋，抗日战争胜利。友仁按：先生自一九三七年起至一九四五年止，八年中共作《新乐府》六十二首，多纪时事，多写生民之疾苦，其犹乐天之所谓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之遗意也。

    附新年乐府一首：艰食叹（一）

蒙庄贷粟监河愁，陶令嗜酒累交游。

年饥世乱饮啄俭，豚蹄未许千金求（二）。

三鱼贯柳索值万（三），坐看渔妇压担头。

江北果油道阻梗（四），菜油独霸无匹俦（五）。

糖霜远自台疆至，价若寒潮涨未休（六）。

甜瓜乳菽至纤屑，十月三贵气益遒。

固知茹素亦不易，何况薪炭劳绸缪（七）。

曩年学舍因藜藿，门生挈榼进庶羞（八）。

海上归来强支拄，亦仗田谷能丰收。

今秋交子势大跌，币虚货实理不侔。

空手造钱百物沸（九），举箸日日费运筹。

七年疆忍不举债，而今署券颜无羞。

客来劝我营货殖，我念陵栖不善泅（十）。

章缝可改质难化，只办弦歌啸傲轻王侯。

终然朋旧起慰籍，赡生所阙时杂投。

亦幸江关词赋老，砚田瘠薄今有秋。

未知明年世态更何似？乾坤虽大，吾道其悠悠（十一）。

自注：（一）曩赋《葫芦腰》、《搜粟尉》诸乐府，今复琐琐述物价，亦备异日志食货者考焉。时甲申冬也。（二）每肘千五百元。（三）青鱼之巨者。（四）花生油。（五）菜子以根括，故无余存者，每担四万四千元。（六）春间每斤一百八十元，秋间，四、五百、今至一千八百矣。（七）薪每担千五百元，树柴每担二千元，煤每担二千八百元。（八）光华大学。（九）以收军米故，纸币增发二十万万。而伪储备银行得自出本票五十万，一、二百万通行市面。（十）《庄子·达生篇》语。（十一）上海米涨至六万元，跌四万五千。苏州二万四千。附志于此。

一九四六年丙戌  民国三十五年  七十三岁

七月，国共分裂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，（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初稿）。
一九四七年  民国三十六年  七十四岁

一月十日（合农历丙戌岁十二月十九日），先生以疾捐馆于苏州濂溪坊。友仁按：先生居苏州，自濂溪坊而醋库巷，而天灯巷，而新桥巷，最后仍居于濂溪坊。捐馆后，其门人王欣夫先生等为之辑录而刊行者有《天放楼诗季集》、《天放楼文言遗集》（1947年铅行）及《鹤舫中年政论》（1948年铅行）三种。待访者五种：《摩哈麦德传》（一册，铅印本）、《孤根集》（1—4册，铅印本）及《元史纪事本未补》、《清三大儒学粹》、《词林撷隽》（皆未刊行）等。

*本谱纪事月日，除少数如“十一、七”、“五、四”、“七、一”“十二、八”等外，率皆用原书农历。所及诸前辈，或用名，或用字、号，以熟知者为是。此谱仓卒成稿，疏漏舛误，在所难免，亟望海内外学术界諟正焉。

友仁附记

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，于上海

（Yáng Yōurén）

注：本文转载日本《清末小说研究》

第六期（1982年12月刊行）

［1］ 先生关于水利专篇有：

（一）《上谘议局请治太湖水利书》（1911年8月）

（二）《呈报奉令履勘江苏运河水道利病情况统专施工计书概要文》（代全国水利局副总裁潘复撰，1914年）

（三）《铁道与水利之关系》（1914年夏）

（四）《筹兴江南水利应从测量入手案》（1916年秋，以上均收入《鹤舫中年政论》）

（五）《河套新编序》（1916年）

（六）《河套新编序》（代潘复撰，1921年，以上并刊《天放楼文言》）

［2］ 先生晚年，庶与太炎先生同其归趣。章先生晚年主讲“章氏学讲习会”，传经授徒，“身衣学术之华衮，粹然成为儒宗”（鲁迅先生语）；先生与印泉、石遗雨先生始终主办“国学会”，倡道“明耻立节”之儒行，大肆力于诗文纪传之撰述，“侵夺散原，海藏坮坫，继起主中原词盟”（《行状》语）。

［3］ 一九三八年，避乱居“孤岛”，应聘光华大学，任中文系教授。光华三年，常以裴氏行健之言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”，谆谆诲诸弟子；弟子之受其熏陶者，率知夫大节之不可夺也。一九四一年底，日美战争起，上海租界破，光华解体，先生归吴门，一九四四年，主江苏省伪政者请先生修省志，虽贫终不出也。有《述志》一诗示友仁，诗云：“明月照积雪，炯然见吾心。吾心励节概，七年成断金。侧耳听风谣，风过宵籁沉。雄鸡催天曙，推枕起长吟。”（《天放楼诗季集》未收）。

［4］ 天放楼藏书，据云：于捐馆后，介其门人潘光旦、费孝通两先生之手，连同稿本，悉敷转让于清华大学，想今尚在人间否耶。

［5］ 见沈文倬兄所撰《曹元弼“古文尚书笺释”》一文（刊《文献》1980年第三期）。转引曹先生言：“及我门者，松岑（金天翮）最早，他才气横溢，长于文史；经学则一无所成。……”然而“一代之学术，其消长蕃变，虽圣者不能以逆度也”（《皖志列传稿，戴震传赞》），吾冀世之论者有所放宽焉。

